
湘江头条

潮头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主编：曹辉 执行主编：周月桂

副刊 2026年 4月 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廖慧文 版式编辑 吴广

11

最近，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桐城

派》在学界引发热议。这部纪录片分

《正声初起》《开宗立派》《家家桐城》

《中兴之路》《古典余晖》五个篇章，讲

述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

桐城派兴衰变迁的恢弘历程。

纪录片的主线清晰表明：以曾国

藩为核心的湖南士人集团，不仅是晚

清政治的支柱，也是桐城派得以起死

回生、并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文学走向

的关键力量。桐城派与近代湖南文脉

的关系，并非单向传衍，而是一场因

应近代变革的“双向奔赴”。

在京师：

湖南人遇见桐城文法

桐城派在清初到道光朝的一百

多年时间里，与湖南关系甚浅。

清中前期，方苞立“义法”，刘大

櫆主“神气”，姚鼐集大成而分“义理、

考据、辞章”以说文章，并通过《古文

辞类纂》等著述创建了桐城派的文

统。

然 而 ，对 于 文 坛 上 的 桐 城 派 运

动，湖南大体置身之外。甚至乾隆年

间姚鼐视学湖南，也不曾影响湖南的

文风。彼时，两湖尚未分闱，湖南士子

还在为科考煎熬。即便嘉庆以后，湖

南士人如何凌汉、陶澍等人脱颖而

出，登上政治舞台，学术却始终牢笼

于理学之中，不遑在文章上有特别的

表现。

可以说，清嘉道以前，湖南和桐

城派几乎绝缘。然如王国维所言：“国

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后

之学新。”嘉道之际，正是中国学术与

文学的关键变革期。姚鼐高足梅曾亮

活跃于道光时期的京师文坛，而一大

批日后注定要在历史上书写浓墨重

彩篇章的湖南人，也恰恰在京城默默

成长。政治地位不高的梅曾亮，以古

文为号召悄悄影响了一批湖南人，这

为以后桐城派的中兴埋下了伏笔。

关于湖南人道光时期受梅曾亮古

文 法 的 情 况 ，浙 江 仁 和 人 邵 懿 辰

（1810—1861年）在《孙芝房墓志铭》中

写道：“余曩居京师，私幸得交湖湘间

士大夫，皆魁垒杰特、嗜古博学……

梅郎中用文术友教京师，月一再会，

谈诗古文法，凡书册所有与今时事得

失相发者。余与君及曾侍郎先后间往

与 其 会 ，饮 食 游 处 近 十 年 ，相 与 极

欢 。”在 这 篇 为 善 化 孙 鼎 臣（1819—

1859 年）所作墓志铭中，邵懿辰讲述

了他和曾国藩、孙鼎臣等人频繁从梅

曾亮学习文术，讲论诗古文法的隐秘

历史。桐城文脉传衍湖南，不妨从此

论起。

文章传衍：

曾国藩与桐城法脉的
继承与改写

当梅曾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离开京师，回到江南之际，曾国藩作

《送梅伯言归金陵三首》诗以送之。这

组诗歌高度评价了梅曾亮在桐城派

的地位，是所谓“方姚以后无孤诣，嘉

道之间又一奇”。然而梅曾亮南归，远

离文坛中心，如此文章造诣，将来谁

传衣钵？故曾国藩在诗的尾联云：“两

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与谁？”明

确提出桐城法脉未来谁属的关键问

题。

历来喜欢讲述谱系的人，无论是

孟子、司马迁，还是韩愈，在历叙道

统、文统之后，必然将谱系的未来归

结于“舍我其谁”，曾国藩也不例外。

尤其是，曾国藩追求不朽的念头甚

炽，其京师日记反省自己作诗“只是

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看到何绍基

的字“必传千古”，心下更是焦虑万

分，而古文则是曾国藩揣摩后可以立

言不朽的自觉选择。

在率领湘军东征的早期阶段，戎

马倥偬，曾国藩无暇玩味文章义法。

不过，夷考曾国藩军中日记，仍可见

他读书不辍，大量阅读桐城派典籍。

有学者据日记考证，仅梅曾亮相关著

述，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 年）至同

治十年的阅读即达 32 次（谢海林《曾

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

发微》）

曾国藩如此频密阅读桐城派典

籍，始于咸丰九年（1859 年），何以如

此？一方面可说是军务稍暇，另一方

面当与曾国藩自觉擎起桐城派大纛

有关。正在这一年，曾国藩写下《欧阳

生文集序》。此文在建构桐城派统系

方面贡献卓著。如果说姚鼐的《刘海

峰先生八十寿序》标志着桐城派的建

立，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则绘就

了桐城派中兴的传衍图。

在《欧阳生文集序》中，曾国藩写

道：“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

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

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

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

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

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

正轨，违此则又何求？”至此，曾国藩

已将湖南人自觉不自觉靠拢学习桐

城派的状况和盘托出。曾国藩当然不

会无缘无故号召湖南人归附桐城派，

他始终强调湖南人当接过桐城大纛。

这便是文章后半部所云：“自洪杨倡

乱，东南荼毒……独吾乡少安，二三

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

之辙。”咸丰兵燹以后，桐城派旧有势

力范围生灵涂炭，而湖南则成为桐城

文章传衍的沃土。

由此可见，在勋位日盛之际，曾

国藩并未忘记文统的濡化，反倒试图

借桐城派来完成士林的文学整合。只

不过，曾国藩并非桐城派被动的接受

者。他在揣摩桐城古文，追溯桐城渊

源时，刻意强调湖南士人对桐城文统

的继承，实则意在为自己挣得文坛地

位。后来文学史论述的“湘乡派”的成

立，正表明曾国藩这种文统再造策略

的成功。

挽救世运：

生生不息的湖南经世文章

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

诗教，深刻影响了桐城派此后的发

展。然仅仅依赖勋位，依靠《欧阳生文

集》的统系建构，并不足以奠定曾国

藩在近代文章史上的卓绝地位。曾国

藩实实在在培养出“曾门四大弟子”

等，再造桐城派，乃在于他对桐城派

有新的理论贡献。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

国藩对桐城派理论做出重大修正，强

调“ 文 章 与 世 变 相 因 ”。同 治 八 年

（1869 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作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明确提出了这

一纲领性的主张：“为学之术有四：曰

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

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

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

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

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

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

也。”这就在姚鼐“义理、考据、辞章”

三者兼济的基础上，增添了“经济”的

因素。湖湘经世和事功的精神在此获

得新的意义，助推桐城派焕发生机。

曾国藩对桐城派理论的这一修

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要古文不

仅是载圣人之道的工具，更要成为解

决现实社会危机、筹划洋务、整军经

武的实用之学。后来钱穆认为桐城文

章“尚有时世”正基于此立论。由于曾

国藩的影响，在人才济济曾氏幕府

中，才涌现出张裕钊、吴汝纶、黎庶

昌、薛福成这四位以古文著称的“曾

门四大弟子”。

不唯如此，曾国藩还敏锐指出，

桐城前辈的文章虽有典则，但缺少

“雄直之气，驱迈之势”，故曾国藩有

意提倡韩愈的文章，强调“雄奇瑰玮”

的文章境界。至于提倡的成效，新文

学家朱自清如是说：“桐城文的病在

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

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

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

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

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

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

得多。”（朱自清《经典常谈》）这段话

不乏溢美的成分，然亦可见此期曾国

藩强健桐城派文格的成效。

有鉴于此，黎庶昌在总结曾国藩

的文学成就时说：“百余年来，流风相

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

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

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涂……

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

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黎庶昌

《〈续古文辞类纂〉序》“继韩欧阳”这

是明代文坛盟主王世贞对归有光的

评价，黎庶昌以之誉曾国藩，似并不

为过。

只是，中国近代是海水沸腾的激

变时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桐

城派被激进者贴上“选学妖孽，桐城

谬种”的标签。然而，若从长时段的历

史视角审视，桐城派经由湖南一脉的

转化，其精神内核已融入中国近代化

进程。譬如吴汝纶在后期主张“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将古文作为吸纳新

知识的容器；黎庶昌出使欧洲，写成

《西洋杂志》，以桐城文法记录西方现

代文明；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

既有桐城派的雅洁，又充满对西方现

代文明的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桐城派

“熔铸新旧”传统在近代写下的光辉

篇章。

桐城派对近代中国和湖南文脉

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学者王达敏曾

言，“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

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

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

桐城派影响……1949 年之后，桐城派

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

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

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

折地得以存续。”（王达敏《毛泽东与

桐城派》）可以说，桐城派与湖南近代

文脉的关系是一场“双向奔赴”。桐城

派以其成熟的文章轨则滋养了湖南

文人，让近代湖南在中国文章史上享

有很高的地位；而湖南文人则以其经

世务实之精神再造了桐城派，使其在

王朝末世焕发了新的生机。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

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衡阳出发，汽车在湘南丘陵间蜿蜒穿行，

窗外的山色渐渐变得深沉。导航显示离水口山

还有十公里，道路两侧开始出现灰扑扑的厂房、

锈迹斑驳的管道与延伸向远方的旧铁轨。我摇

下车窗，空气中隐约飘来一丝金属与矿石混合

的气息——那是一种我无比熟悉的味道，带着

炉火的温度、岩石的粗粝，也带着岁月无法磨灭

的重量。

我在锡矿山干了大半辈子，干过锻工、守过

冶炼炉、下过井。正是这份刻进骨子里的经历，

让我对水口山有着天然的亲近。我怀着这份心

情，走进了这片土地。

到达时已是午后。站在矿区入口，绿意正在覆

盖曾经喧嚣的厂区，野草从废弃铁轨的缝隙里钻

出来，在风里轻轻摇晃。接待我的老周是这里的守

矿人，六十多岁，皮肤黝黑，手掌比我的粗糙。

“我爷爷那辈就在井下干。”老周开口道。

我点点头：“井下的苦、井下的险，我一点都

不陌生。”

老周眼神里多了一份亲近：“原来你也是矿

里人！那不用我多解释。”

他领着我往老鸦巢矿区深处走去。脚下碎

石铺就的小路嘎吱作响，转过一个山坳，几座巨

大的冶炼炉基赫然矗立，像沉默的巨兽。我凝望

那些被炉火熏得发黑的砖，焦痕几乎嵌进了砖

石的骨髓，任凭百年风雨冲刷也无法褪去。我伸

手触摸，指尖触到的粗粝冰凉，如此熟悉——那

是我在冶炼炉旁触摸过无数次的质感。

“这炉子，当年烧起来的时候，半边天都是

红的。”老周说。

我轻声接话：“是的。热浪扑面，火星溅在工

作服上，身上到处是烙的洞洞。炉火旺的时候，

夜里看过去，整片厂区都是亮的。”

据史料记载，早在宋代，水口山便已开启铅

锌矿的开采与冶炼；明清时期，采矿冶铸渐成规

模，炉烟袅袅，矿火不熄。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

乡人靠山吃山，依矿为生，在岩石与烈火之间摸

索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

近代以来，水口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凭借

得天独厚的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与数代矿工

积累的技艺，这里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有色金属

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从手工开采到机械作业，从

零散作坊到完整产业链，水口山在数十年间完

成了从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工业的跨越，成为湖

南工业的先行者，更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当之

无愧的摇篮。

老周边走边指给我看：如今的水口山铅锌

矿冶遗址，总面积达 120 公顷，完整保留着 19 处

重点文物点，其中地面遗存 15 处、地下遗址 4

处，构成了国内罕见、系统完整的工业遗产群

落，你花几天时间也看不完。我们脚下的老鸦巢

冶炼遗址、见证千年开采史的忆苦窿斜坡古矿

井、记录机械化起步的 2 号与 5 号矿井、气势恢

宏的龙王山露天采场、保留完整的第三冶炼厂

早期厂房，以及承载红色记忆的康家戏台、康汉

柳饭店、原矿务局办事公署等遗迹，共同串联起

水口山跨越千年的矿冶史诗。

走到竖井边，我停下脚步。

那是一个幽深的黑洞，向着大地心脏延伸，

黑暗浓稠得仿佛能吞噬目光。井口石壁上，几道

深深的凹槽光滑发亮——是不是钢缆与矿绳百

年摩擦留下的印记？留待考证。

“下过多少年的井？”老周问。

我笑了笑：“三十多年。井下的黑暗、潮湿、

压抑，还有头顶松石随时可能落下的凶险，我都

亲身体验过。”

老周不再多言，只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

有些感受，只有真正从井下走出来的人，才

懂得其中千钧重量。

在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年代，矿工们仅凭一

盏油灯、一把铁锤、几根钢钎，在狭窄、潮湿、黑

暗的巷道中匍匐前行。巷道低矮，只能弯腰弓

背；岩层坚硬，一锤下去钢钎只留浅痕；空气浑

浊，呼吸之间满是粉尘与潮气。他们手掌布满老

茧，指缝嵌着洗不净的矿尘，脊梁被重担压弯，

却始终挺直着做人的骨气。他们在黑暗里采掘

光明，用最朴素的劳动撑起一座矿山，撑起万千

家庭，更撑起中国近代工业蹒跚前行的希望。

从矿区核心走出，老周带我来到当年的工

人生活区。

一排排青砖灰瓦平房整齐排列，木窗木门

虽已褪色，却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一位老人

坐在门前石墩上晒太阳，见我们经过，微微点

头。老周说，这里不多的老人恋旧不走。

我站在老槐树下，脑海里浮现出再熟悉不

过的日常：天未亮透，矿工们推门而出，和邻居

招呼一声，走向井口。妻儿倚门目送，转身走进

厨房。傍晚归来，巷子里飘起饭菜香，孩童追逐

嬉闹。矿山的日子很苦，但家很暖；矿井下很暗，

但心里有光。

这里是几代矿山儿女的家园。他们在这里

出生、成长、工作、老去，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奉

献给这片土地。正是这些最朴素的日常，让冰冷

的工业遗址拥有了温度与人情，让水口山的历

史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触。

在工人运动陈列室，我久久凝视着那张水

口山工人大罢工的历史绘画。

黑白图画里，三千余名矿工站成黑压压一

片，看不清面孔，却能从他们挺直的脊梁、紧握

的拳头里，感受到撼人心魄的力量。

1922 年，震撼全国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

发。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矿工们长期遭受压迫，

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苦、生命无保障，却依然

在黑暗中保持觉醒与抗争的勇气。三千余人团

结一致，二十余天不退一步，最终赢得尊严与权

益，在湘南大地点燃革命星火，在中国工人运动

史上树立光辉典范。

矿山巷道里，曾传递革命思想；低矮工棚

中，曾响起理想宣言；矿工们粗糙的手掌，曾紧

紧握住信仰的力量。党组织到来，工人夜校点亮

灯火，革命信念悄然传播，矿工们从为生计抗

争，走向为光明、为解放而奋斗。工业文明与红

色精神在此交融。

离开水口山时已临近傍晚。夕阳把冶炼炉

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荒草丛生的地面上，宁

静而庄严。老周送我到车旁，往我手里塞了一块

黑乎乎的矿石：“留个纪念，水口山的石头。”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坚硬而冰凉。握在掌

心，像握住了一段历史。

来时我曾在心里问：一座矿山，凭什么成为

国保？

如今我已有答案。

水口山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采矿与冶炼

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起步与发

展的活化石，是技术完整、脉络清晰、规模宏大

的国家级工业遗产，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

策源地。它以完整遗存见证民族工业的自强不

息，以红色基因镌刻革命岁月的热血荣光，以实

干精神诠释湖湘儿女的坚韧担当。在以古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为主体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系中，水口山以工矿遗产价

值独树一帜，填补了湖湘文化中工业文明的重

要空白，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家瑰宝。

车子缓缓驶出矿区，后视镜里的水口山渐

渐变小，最终隐没在山峦之间。我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的矿石，它在夕阳余晖里泛着幽幽的光。

三湘四水，文脉悠长；湖湘大地，生生不息。

从五十万年前先民点燃的第一簇文明之火，到

楚风浩荡、耕读传家；从近代思潮激荡、革命星

火燎原，到工业兴起、实干兴邦，湖湘文明在岁

月中不断丰富、升华。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正

是这条长河中一颗坚实而闪亮的星辰。

于我而言，写水口山，亦是写我工作过的锡

矿山；走读水口山，亦是致敬所有湖南工矿人。

我们同石脉、同矿火、同坚守、同魂脉，在三湘大

地上书写着共同的工矿传奇。

而我依然怀着一份朴素的期盼：愿有一天，

世界锑都锡矿山，也能站上属于它的国保舞台，

让百年锑都的魂，与水口山的光一起，闪耀在三

湘大地。

你好你好！！
湖湖南国保南国保

矿山儿女的家园
曹荣

简 介

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位于衡阳市常

宁市水口山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

位。该遗址自宋代即有开采冶炼，至晚清洋

务运动时期采用西法规模开发，完整见证

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从传统手工冶炼到近

代工业化的全过程，脉络清晰、遗存完整。

它既是中国近代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留

存了采矿、选矿、冶炼一体的工业体系，堪

称民族工业起步与发展的活化石；又是中

国工人运动重要策源地，承载着珍贵的红

色革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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